
他阅情颇多，被相熟的朋友

赠了一外号，情圣。经年后，没有

被称为情圣的朋友们结婚了，唯

独他这情圣，依然在漫漫情路上

没完没了地跋涉着，于是，他外

号后面的一字，给换了，就成了

情剩。

逢人问起终身大事何日结

果，情剩便很是苦恼，言下之意，

不是滥情也不是不想结婚，实在

是觉得爱情虚妄，婚姻就更是扯

淡。至于他这个尚且单身的人是

怎样晓得婚姻这事很是扯淡的，

倒也简单， 情剩大人每恋爱，必

同居，每同居，必很快发现斯人

不堪， 立马打转方向逃将出去。

尔后，情剩先生感叹，想找一个

让自己一辈子都不会萌生调头

逃去的曼妙伊人咋就这么难呢？

听完情剩先生的话，不由地

想起了作家莫言的一段话，有人

问他，怎么可以把爱情写得这么

干净这么美好。莫言直言不讳地

道因为我没谈过恋爱。

这是我见过的关于对爱情

最是彪悍的一句回答，看过很多

莫言的小说， 他笔下的爱情，大

都像是婴儿的眼睛，美得纯净而

令人神往。

综合情剩的苦恼和莫言的

这句话，我琢磨了好半天，为什

么经历的恋爱次数越多反倒觉

得爱情不堪，而没经历过恋爱的

莫言心里的爱情却是个仙境呢？

这大约是因为，未曾开始的

爱情，就像一个包装美妙的人生

盒子，被旁观的时候，它完美而

轻盈， 而恋爱就是一种破坏，它

要穿过事物的表象进入到内里，

至于内里是否像它的表象那么

美，谁也不知道。

那些在婚后变成了怨夫或

是怨妇的男女， 有的选择忍耐，

有的，沮丧地跳出来继续寻找下

一次，再失望，再跳出来，如此这

般地周而复始下去，沮丧就揣满

了怀。

爱情这东西，经历的次数多

了，决不是一种丰富，而是无以

复加的失败。就如前面的情剩先

生，别人羡慕他万花丛中过片叶

不曾沾身的潇洒时，大约不会知

道，他的记忆，忠实地纪录了爱情

每一次死去的惨状， 它们累累地

坠在他的怀里，他的心，早已被累

得气喘吁吁，不甘却又让他不得

不在爱情的长路上踉跄前行。

因为，爱的次数多了，也意

味着经历的破碎多了， 在他心

里，美好的爱情已经是件被使用

的破败不堪的旧家什，不圣洁了

不美好了， 最后一次的选择，不

是心意得偿，而是，用起来顺手

而已。

真正的情圣，不是他成功地

被多少人爱过，又成功地脱身过

多少次，而是，他把爱情经营得

很圣洁，哪怕他一生只爱过一个

人，哪怕那个被他爱的人又老又

丑，而他，懂得欣赏她的生命质

地，爱得满怀虔诚，无比宽仁。

■连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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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进入而且还

将深入经济社会。在这个社

会和城市，男女关系是体量

最大的经济关系，男女成本

是人的一生最大的成本。商

道即人道， 财经也人文，素

描经济生活中的男男女女，

以经济思维解释生活中的

男男女女；解放读者财经情

绪， 给与受众投资启迪，建

设面向未来的财经生活，是

开辟此栏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 欢迎参与投稿。 电话：

0731———84329366��邮箱：

sxhsfk@voc.com.

cn，也可登录“华声

娱 乐·副 刊 园 ”

http://ent.voc.com.

cn参与发贴。

凌晨1点多，作为一个媒体夜

班值班人员， 我与这个城市许许

多多晚间工作者一样， 感觉肚子

有些饿。 刚走出办公室寻思米粉

一份时，朋友许先生来电话，声音

很大：来湘江边吃夜宵不？

许先生是个生意人， 最大的

爱好是做东。 他的座右铭： 要高

兴，多做梦；要成功，多做东。我其

实与他并不很熟， 只知道他原来

是做包工头， 也基本上完成了原

始的资本积累，疯狂做东。这几年

不知为何， 逆势而上， 迷上了炒

股，但无论是他的“中国石油”还

是“华谊兄弟”，都是亏得一塌糊

涂， 但也偶尔会不规则请大家小

聚。因为听说我与财经沾些边，所

以也拉我唠叨几句： 老子没炒股

时傻瓜都赚钱， 老子炒股时一进

去就发现自己是傻瓜。 我只好安

慰他，这不是你的错。中国的股市

不仅有故事，更多是事故，你这只

不过是一点轻伤。不过，许先生倒

是不抛弃、不放弃，从2007年底投

身股市直到现在一直坚持， 虽然

身价不断缩水、 虽然也会常常反

省： 我是不是在错误的时间爱上

了错误的人？但我知道，他这样只

是为了得到安慰和平衡， 这点事

故他不会离场。

赶到场子时， 许先生其实已

经喝高了。一见到我的面就叫：兄

弟，爱错人啦，现在女人不可靠啊。

原来4月20日他看到一则消息，华

谊兄弟艺人李冰冰因持有36万

股，身价达到2000万元，令人好生

羡慕。 联想自己去年华谊开盘不

久从最高的90元买进， 而现在股

价一直在50多元徘徊， 他就一直

愁肠百结郁闷万千。我知道，他是

冲着李冰冰去买华谊股票的。他一

直很喜欢李冰冰而不喜欢范冰

冰，他认为李冰冰的美稳定大气、

没有任何绯闻值得长期持有，范

冰冰的美侵略性风险系数高只能

短线操作。 他就是这样以这种奇

特而又朴素的消费偏好去消费李

冰冰和华谊兄弟的。 在逻辑思维

上他购买中国石油也是一样：中

石油是中国石油业的航空母舰，

我们还能不看好吗？这一定是价值

投资。只是他并不知道，中石油在

香港上市时别人是以每股1块多

港元买入的， 李冰冰持有的36万

股则早在2007年以0.53元的价

格购入的。这些人和这些人的“友

邦人士”一定会说：谢谢啦。

后来， 我把这一夜的故事作

为“笑话”给一个“江湖大鳄”说

了。他说，这不是笑话，许先生可

能是比较突出， 但这样的投资者

其实很多，市场也需要这样的"傻

瓜"的。中国有1亿多股民，你可以

想象这是怎样一支队伍。 中国的

股市成长时间短、问题多，尤其是

内幕交易频频。一般散户在资金、

专业知识、信息、时间等方面都明

显处于劣势， 要想在股市里面分

一杯羹，难度可想而知。更多的时

候， 只能成为别人在股市谋利的

垫脚石。 ■文/高棋

(晚间工作者、非著名媒体人。

当过教师、记者、新媒体，开过公

司；体制内卖过命，体制外卖过身。

如需提供白天和晚间上门服务，

敬请联系zdh6886@126.com。)

名门痞女洪晃女士

曾写过一篇博客叫《人

人都是包法利夫人》，大

意就是身边越来越多的

虚荣拜金女， 她们和福

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

有异曲同工之妙， 先是

拼命追求能给她们带来

物质享受的男人， 有了

很多很多的钱以后，突

然不管不顾地开始要很

多很多的爱， 而结果往往很可笑：

被各种空头艺术家小白脸骗财骗

色———极具中国特色的是：她们无

一例外不是从小城到北京来淘金

的外地女性。

洪晃和我偶像亦舒大约走的

都是一个路子，女人“为人处世，姿

势甚要紧。”在亦舒的笔下，女主角

都爱穿纯白衬衣配啡色开司米；喝

盎格鲁香槟， 整箱整箱像喝水一

样；男友要离开，不问缘由微笑着

说“再见”……

就像路易十六

的王后玛丽·安

特瓦内特走上

断头台时，她不

小心踩着了刽子手的脚， 最后留

给世界的遗言居然是：先生，我请

求您的原谅，我不是有意的。

女人姿势漂亮， 大都建立在

很多很多钱的基础上， 至少是见

识过很多很多钱的基础上， 换一

句话说，她们不在乎。

在乎的是谁呢？ 是那些完全

没有资格和这个世界讨价还价的

女人。

三天不吃饭， 给你一包红烧

肉，你吃还是不吃？吃相会不会好？

全不在考虑之列。

中国式包法利夫人，能利用的

只有自己的原始姿本，孤身一人来

到大城市，且还要与人相争，难免

恶形恶状， 从小知道没钱的苦处，

渴望当然要比一般人强。而且本世

纪的中国是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

国家，你姿势好看，自有姿势不好

看的人劈手夺过，所以，姿势这个

事，现阶断，实在不大容易做到。

至于包法利夫人对爱情的盲

目追求， 以至于最后死得很难看，

我想这也是大多数女人的宿命。如

果不对爱情抱有不切实际的渴望

与向往，那还叫女人么？芝加哥大

学有一个调查，说城市里有11%的

女性会搞外遇，而搞外遇的女人多

半是因为婚姻生活的空虚。物质满

足了，才会特别渴望精神，这是人

之常情，婚姻中感情的匮乏，头脑

的极度幼稚简单，才会让人骗财骗

色，出尽洋相。

小城女性， 既谋生又谋爱，真

正无可厚非……连亦舒笔下的包

法利夫人喜宝都说:“我要很多很

多的爱，如果没有，有很多很多的

钱也可以。” 而中式包夫人的人生

理想显然比喜宝还要远大：在得到

许多许多钱之后，还能得到许多许

多的爱，呵呵，人生哪有这么如意

的事？就像很多人都选择先赚钱再

生孩子，等他们赚够钱之后，发现，

他们再也生不出孩子了。

人生最痛苦的诸多事情之中，

最痛苦的那一件就是愿望在北极，

而现实永远在南极。

■黄佟佟

《我和父亲季羡林》

季承 著

新星出版社

“季羡林把家接来了！”

连 载

1951�年姐姐高中毕业， 考入天

津大学土木工程系；1952�年我高中

毕业，考入北京俄语专修学校（北京

外国语大学的前身）。1955�年夏初，

叔祖父因患癌症病逝，1955�年下半

年，我和姐姐都被分配到北京工作。

在北京，我和姐姐经常相约在星

期天去看父亲。父亲一个人住在中关

村北大的宿舍里， 房间无人收拾，卧

室由于朝北，窗户缝隙很大，吹进了

很多灰尘， 父亲就蜷曲着睡在床上，

冬天更是寒冷。我和姐姐看了以后很

不是滋味，又想到母亲和叔祖母两位

也是孤苦伶仃地在济南生活,�那为什

么他们不能住在一起，互相照应呢？

一般说来， 我和姐姐去看父亲，

事前都要商量一下，今天要和父亲谈

什么。把济南的两位亲人接到北京来

是最重要和最难开口的事。 一次，我

和姐姐去看父亲，终于涉及家庭在北

京团聚的事，父亲竟直截了当地对我

们说：“我和你妈没有感情。”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在大跃

进、人民公社运动以后，便是三年困

难时期。粮食不够吃，副食品极度匮

乏，叔祖母和母亲在济南也是处于半

饥饿状态，这次我们的决心是，一定

要把叔祖母和母亲接来一起生活，如

父亲不同意， 就让她们和我住在一

起。我们再也不能让叔祖母和母亲孤

零零地在济南生活了，当然也不愿意

再看着父亲过单身汉的生活。我们把

这个想法对父亲说了。他未置可否。

1961年， 我把叔祖母和母亲接

到北京，就住在我的宿舍里。同时我

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了一封信，请求组

织上批准将叔祖母和母亲的户口迁

到北京，让她们和父亲团聚。陆平校

长非常重视，很快就写报告给北京市

委，彭真书记也迅速地批准了北大的

报告。不久，叔祖母和母亲就到北京

和父亲团聚了。

“季羡林把家接来了！”这一消息

不胫而走，轰动了整个北大。北大领

导对父亲安家非常关心，立刻在朗润

园分给他一套四居室的公寓。东语系

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李铮、徐淑燕夫

妇，忙着买家具，布置屋子。买书柜是

最重要的事，除此之外，他们还特地

为父亲和母亲，买了一张大双人弹簧

床，在当时说来是很奢侈的。可是把

大床布置好以后， 父亲却很不高兴。

他不愿意和母亲睡在一起，他的想法

是要和母亲分开睡，并且他要独睡一

室，否则他睡不着。这样一来，他们只

好把双人床退掉，换成单人床,又把

母亲的床安在客厅里，才算了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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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恨李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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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很多的钱

和

很多很多的爱


